
        
            
                
            
        

    
一

 

阿土伯又带着他的奴隶开始每天例行的巡查了。

自打钱夫人离开了这里之后，阿土伯觉得连天气都忽然变的晴朗起来。

他现在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每天精力充沛的连他自己都感觉惊讶。他总是把那个奴隶带在身边，寸步不离。他那只曾经在女人丛中巍然挺立的鸡吧如今在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武士身上从新找到了昔日的雄风。他随时随地的操着这个武士，过程越是暴虐，他就越觉得兴奋异常。

起初的时候，阿土伯对宫本宝藏看管的很严密，在武士年轻健壮的胳膊和小腿上总是缠着沉重的铁链和铐镣。而逐渐的，武士开始习惯自己的奴隶身份。他沉默着，服从着主人的安排。

当阿土伯在自己的疆界中巡视的时候，他总喜欢让这个年轻的武士跟随着他。武士的头发梳的整整齐齐的朝上倌系着，表情冷漠而刻板，穿着传统的武士服装，脚踩木屐。在这样的时候，他是威严而骄傲的。但当他的主人阿土伯看向他的时候，他立刻温顺的低下头来，一条银色的链子从武士脖子上的皮项圈上垂下来，美丽而又残酷的提醒着他，一个奴隶的身份。

时间真的可以洗去很多的记忆。

奴隶好象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忘记了自己的家乡，还有那些人。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武士。

唯一不能忘记的，是在生命中，他曾经没有原因的爱上过一个人。

今天的生活是他自己挑选的，这一切也许都是为了那个人。每当他想起自己这段不名誉的情感，他的眼神总显得忧伤和痛苦。

而就在这对主仆照旧在小镇上徜徉的时候，阿土伯却发现在小镇边缘的树林边上多了一间兰色的小房子。那房子很不起眼的伫立在那里，但却让阿土伯没来由的紧张和恼怒起来。这个小镇上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人都是属于他的，好不容易赶走了钱夫人，可现在好象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

那幢木头小屋新刷的油漆在阳光下发着刺眼的兰色，原先竖立在道边的草帽标志被去掉了，在房檐下换上了一只棒球帽。

有一点风吹过，阿土伯的脸色阴沉下来，他看见树叶婆娑的林子里好象有人影晃动，于是对身边的武士道：“走！去看看来的是什么人？！”

主人的心情因为那顶兰色的棒球帽而变的糟糕，奴隶不敢多说话，答应了一声，跟随着阿土伯迈步朝林子里走去。

 

少年躺在树林中的一片空地上，青绿的草拥抱着他年轻健康的肌肤，阳光从晃动的树叶的缝隙里泄落下来，说不出的舒爽。

他的身体赤裸着，粉白娇嫩的肌肤稚气未脱，但做为学校的棒球运动员，少年却有着结实的身体和肌肉。此时，他的棒球棍扔在一边，运动短裤也褪到了脚下，他的手握着自己年轻的阴茎，正在缓慢的搓动着。

这个美丽的下午，却只有小丹尼一个人独自享受，真是太寂寞了。他的女友糖糖到现在还没有来，他不禁有些饥渴和急噪起来。虽然到现在为止少年还从没有真正和女人做过什么，但是他对那种事情却多少充满了年轻人热情和奇特的幻想。

刚好赶上过节学校放假，于是十六岁的少年小丹尼就决定和他的女友糖糖到这个风光优美的小镇上来初尝禁果。可能是他太性急了吧，学校其实还没有开始放假呢，他就以棒球队集训为借口早早的开溜了。他用平时自己积攒的点卷换来的购地卡买下了小镇边缘这个不错的房子，重新装修油漆，然后耐心的等待糖糖的到来。

一切收拾完毕，少年就拿着他的棒球棍到林子里，做做运动练习，假期结束的时候学校里还有一场比赛在等着他，可是练来练去，他的身体却始终燥热着，血液里有种莫名的冲动让他始终无法静下心来。于是，他跑进树林里，脱下汗湿的球衣和运动裤，躺在散发着泥土清香的草地上抚慰起自己的小弟弟来。

 

二

 

他的阴茎在双手的怂恿下奋力的勃起，少年忍不住急促的喘息，他拉低棒球帽遮住上空耀眼的眼光，穿着球鞋的双脚曲伸着，踢掉挂在小腿上的运动短裤，他结实的大腿间，淡淡的阴毛中那只阴茎傲人的挺立，粉红色的龟头上流淌着晶莹透亮的黏液。

就在少年快要到达高潮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了身边还有人在急促的喘息。少年吓了一跳，他连忙推开遮在脸上的棒球帽，只见在自己的身边竟然还站着两个男人。

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乡下老汉，破草帽下一双色迷迷的眼睛望着少年昂扬着的阴茎，喉头滚动吞咽着口水。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绿色武士袍的健壮青年，手握着腰上长刀的刀柄也注视着自己，那眼神跳动着，有一些忧伤和欲望混杂，看不分明。

少年“哎呀！”一声，手忙脚乱的去找自己的衣服，却发现乡下老人的手中握着自己的棒球棍，而运动短裤就挂在棒球棍上象旗帜一样飘扬着。

少年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发现自己的阴茎却还笨拙而亢奋的挺立着，赶快手忙脚乱的想要站起来。哪知道他一动，身边的武士手按刀柄立刻向前逼近了一步。少年倒抽了一口冷气，在阳光明媚的午后没来由的打了个寒蝉，他坐在那里看着武士手中将要出鞘的刀，再不敢妄动了。

“转过身去！”被少年美丽的身体迷惑的阿土伯全忘记了刚才的气愤和不愉快，他的眼睛贪婪的在少年起伏的胸膛和下体上搜寻着。

小丹尼在宫本宝藏的逼迫下只好转过身去跪在草地上，那个年老的乡下人慢悠悠的转到他的身后，将少年的双手反剪起来，用手铐铐住。

“啊！你们要做什么？”小丹尼不安的扭动着。

乡下人嘿嘿的笑起来却并不说话，开始脱掉少年的球鞋和白色的运动袜，然后又将一副脚镣锁在少年的脚踝上。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小丹尼哀求着，但对方却豪不理会。

阿土伯拿着小丹尼的一双白色棉袜站起来，袜子绵软温热，有一些湿润。他将袜子放在鼻子边闻了闻，淡淡的脚香和球鞋的味道让他闭起眼睛享受了一会。乡下人将两只袜子头对头交叠在一起，绑一个死结，然后将袜子结成的疙瘩塞在少年呜咽哀求着的嘴里，袜筒向两边拉紧在脑后捆绑结实。

“现在站起来！”阿土伯挥了挥手中的棒球棍命令着。

“呜呜…..”少年的嘴中含糊着不满的声音，他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双腿上冰凉的脚镣铁链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

“从哪里来的小东西啊？”阿土伯用棒球棍敲打着少年经过严格训练肌肉发达的身体道。“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吗？”

小丹尼惊慌的摇了摇头，棒球棍落在他的胸膛上小腹上，少年拖着脚镣踉跄着被打的一步步后退，直到身体靠在一棵杨树树干上。

阿土伯用棒球棍戏弄着少年英俊的脸，孩子气的脸上惊慌的神色以及健壮却稚气的身体都让这个老人莫名的兴奋。少年因为紧张而喘息着，胸膛起伏。阿土伯手中的棍子开始戳弄小丹尼的乳头，少年羞耻的扭动着身体，悬挂在两腿间的阴茎却一点点的勃起了。

“哦？！很上道嘛！”阿土伯用棍子轻轻敲打着小丹尼半硬的肉棍和下面的睾丸。

被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男人如此戏弄，可手脚被束缚着，旁边还窥伺着一个手持长刀的武士，他不但没有办法抵抗，而他的阴茎却在对方的挑拨戏弄下更加的坚硬亢奋。越是想躲闪逃避，那只棒球棍越是在他的两腿间肆虐的搅动，少年被迫张开双腿靠着树干，嘴里咬着自己的袜子无法出声，少年羞耻的涨红着脸，任由自己的阴茎颤抖着冲天直立。

看着少年的身体泛着欲望的红色，头颈向后仰顶着树干，那美丽的脖子伸着，喉结处弯出性感的弧线。阿土伯咽了口唾沫滋润了一下火烧火燎的喉咙，回身命令站在一边的武士道：“过来，舔这个小子的鸡吧！”

 

三

 

少年听到乡下人的命令，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宫本宝藏的脸刹那间羞耻的红了起来，他低垂着头走到少年的面前跪了下来慢慢的张开了嘴，先伸出舌头舔了舔少年龟头上晶莹透亮的黏液，然后将那只年轻高涨的阴茎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哦……”温热湿润的口腔带来的快感让少年浑身兴奋的颤抖，他这才留意到武士的脖子上挂着一条细长的铁链。在武士出力的套弄中，小丹尼不自禁发出兴奋的呻吟，身体本能的朝前挺动，将阴茎向武士的口腔深处插去。

武士扶住小丹尼的双腿，尽量控制着少年年轻兴奋骚动的身体，舌头灵活的在那只火热的肉棍上下翻动。少年的阴茎不安分的抖动着，一次次深入他的咽喉，武士闭着眼睛，脸上露处屈辱痛苦的表情，少年更加亢奋，鼻子里呼着粗气，开始猛烈的攻击。

小丹尼的年轻的身体上散布着细密的汗水，抽送的节奏越来越快，他被反铐着双手的身体胡乱的扭动挺进。就在少年就要到达高潮的时候，阿土伯突然扯动武士脖子上的铁链，少年昂扬亢奋着的阴茎立刻从武士的嘴中跳了出来，挂着淋漓的口水和浆液，在空中坚硬挺拔着。

“…哦……不……”少年无助的晃动着身体，欲望焚烧着年轻冲动的身体，痛苦的煎熬使他的尊严完全被摧毁了，被绑着的嘴里发出含糊的呻吟。

可阿土伯根本不理会欲火难耐的少年，他迅速的用一根皮绳将少年挺拔的阴茎起根捆扎，然后拽着绳索将少年拉的转过身来面对着树干，栓着阴茎的皮绳缠绕在树干上捆绑结实。

带着手铐脚镣的小丹尼要害部位又被控制，无法反抗挣扎。那个乡下的老人如同一个邪恶的魔鬼让他畏惧却又兴奋，此时那个老家伙一手揪着宫本宝藏的长发，一手掏出自己的阴茎喂进武士的嘴里。

看上去干瘦矮小的老人享受武士的性服务，脸上得意的笑着对小丹尼道：“不要急，想要爽就给我乖乖的！”他的阴茎在武士的口腔中逐渐的涨硬，阿土伯握着阴茎的根部又在武士的嘴里凶猛的搅动了一番，然后挺着被唾液滋润的晶亮的阴茎走向少年的身后。

少年不安的挣动被捆扎着阴茎的皮绳阻止了，他只觉得那根粘湿温热的棍子塞进了自己的屁股缝隙，并前后动作起来。身后老人粗重的喘息喷在他年轻的脊背上，他只觉得一阵奇怪的感觉从心底升起，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阿土伯的阴茎头已经顶在了他娇小稚嫩的肛门上，一阵从未经历的疼痛使小丹尼发出惨烈的叫声，那只肉棍戳入了他的身体并且开始逐渐的深入。

少年的身体被按在树干上，他的阴茎在皮绳的束缚中维持着坚硬的状态，肛门处的抽痛使他发出一阵阵的呻吟和哼鸣。逐渐的，他的括约肌开始习惯那种粗鲁残暴的进入，年轻的身体包容着老人肉棍的进攻并随着节奏起伏，阿土伯完全沉醉在征服这具美丽年轻身体的成就感中，他嚎叫着将精液射入少年的身体，伴随着一次次猛烈的抽刺。

杨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随着他们的淫乱晃动，一地细碎的光影中，武士空虚的跪在那里，看着面前的一老一少沉浸在变态的性爱中，而却突然迷失了自己。

“我想让他继续吃我的……”少年的身体向后仰在阿土伯的怀里，红着脸不好意思的道。

“你这个小东西！”阿土伯拍着少年的脸颊道。他解开捆绑着少年阴茎的皮绳，小丹尼已经急不可耐的迈步走向跪在地上的武士。

年轻的阴茎戳着武士紧抿的嘴唇，少年撒娇的对阿土伯道：“让他吃嘛！你看他都不张嘴。”

“快吃！好好伺候我的宝贝！”阿土伯用棒球棍在武士的背上狠抽了一记。宫本宝藏闷哼了一声，只得将嘴张开，小丹尼的阴茎几乎立刻戳了进去。

由于用力过猛，阴茎几乎完全刺入武士的喉咙，宫本宝藏的身体痛苦的抽动了一下，他想要挣动，阿土伯拽住武士脖子上的铁链将他的胳膊捆绑了起来。

有了上次的经验，小丹尼熟练的挺动着身体，虽然手脚上仍然带着铐镣，却一点都不妨碍他凶猛的活塞运动，自己所受的虐待和凌辱在跪在自己面前的武士身上得到了偿还和满足。

 

四

 

“哦…好……好爽！”少年呻吟着绷紧了身体，将精液完全倾注在武士的嘴里。

“那有什么？！后面才爽呢！”阿土伯嘿嘿的笑道。

“真的吗？”少年忽闪着大眼睛，一脸的好奇。他依然不罢休，挺动着身体将残存着精液的阴茎在武士的脸上戳来戳去。

“不许将精液吐出来，也不要咽下去！”阿土伯命令道。“对！含在嘴里！”

被铁链捆绑着的武士嘴里含着精液直挺挺的跪在小丹尼面前。

“告诉他我是谁？”阿土伯解开小丹尼背后的手铐，将少年的双手铐到前面。

少年乖乖的带上手铐没有反抗，听见含着精液的武士含糊的道：“主人！”

“把嘴张开！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偷吃精液。”阿土伯继续道。

武士慢慢的张开嘴，将含在嘴里的乳白色液体展示给阿土伯看。阿土伯将棒球棍戳进武士满是浆液的嘴里搅动着，武士含着棍子发出痛苦的呜咽。

裤子被脱了下来，宫本宝藏伏在地上，沾满了精液的棒球棍顶在了他的肛门上。

“这样也可以吗？好恐怖哦！”小丹尼既兴奋又害怕的道。

阿土伯笑着没有说话，转动着棒球棍一点点的进入武士的肛门。下体袭来的疼痛使他健壮的身体克制不住的颤抖，武士咬着牙忍耐着，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告诉大家你是什么？”阿土伯推动棒球棍继续深入。

“奴隶！”武士浑身的肌肉都在捆绑着的铁链中绷紧，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着。

看着眼前的景象，老人正把棒球棍一点点的塞入武士结实的屁股中，他的阴茎又一次亢奋起来，于是也跟着问道：“那我是谁？”

武士紧闭着嘴不说话，看见阿土伯纵容的笑着，少年抬脚踏在了塞在武士屁股缝里的棒球棍上，武士惨叫了一声，被捆绑着的身体完全扑倒在地，精液口水从嘴角流了出来。

“叫我爸爸！”小丹尼脚上用力，棒球棍更加的深入。

“啊……爸爸！”剧烈的疼痛使武士屈服了，他大声的呼喊着。

“你是我的什么？”少年兴奋的大叫，带着手铐的手握着自己坚硬的阳具掳动抚摩着。

“我是您的儿子！啊….爸爸…….啊…啊…….饶了儿子吧！”随着小丹尼踢动着插在武士肛门里的棒球棍，宫本宝藏凄厉的惨叫着。

小丹尼揪住武士的头发让他重新跪在自己面前，按住武士的头将自己的阴茎再次送到武士的嘴边。武士连忙将少年的阴茎放进嘴里，卖力的吮吸舔食着，少年发出兴奋愉悦的呻吟，双手将武士的头固定在自己的小腹上，然后迅猛的抽送起来。

看着性欲旺盛的少年凶猛的撞击着武士的脸，一直兴奋着的阿土伯突然生出嫉恨的心情，他从少年的身后卡住他的脖子将少年拖离武士的身体，然后用皮绳重新扎住少年的阴茎，两个睾丸也被巧妙的捆绑着。

“这…这是做什么？”小丹尼试图用手推开阿土伯，但捆扎着阴茎的皮绳随即将带着手铐的双手也捆绑在了一起。

“你可能没有搞清楚，从今以后你也是我的奴隶了！”阿土伯阴沉着脸道。

小丹尼还想分辨，袜子重新绑在了他的嘴上。阿土伯扯动皮绳，小丹尼只得跟随着向前走了两步。阿土伯将皮绳栓在捆绑着武士身体的铁链上，然后押着武士站起身来。

身上捆着铁链，肛门里还插着棒球棍，武士艰难的从地上站起来，阿土伯将小丹尼的运动短裤塞进武士流溢着精液口水的嘴中，让他无法吐出嘴里的液体，更无法发出声音。

小丹尼的棒球标志被去掉了，阿土伯的草帽挂在重新油漆了的小屋上，在午后的风中摇晃。

“浪费了我的点卷卡片，你可要加倍的偿还我哦！”阿土伯满意的点上一只卷烟抽了一口，将香烟的烟雾喷在小丹尼闪烁着惧意又有些兴奋的年轻美丽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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